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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爭與地方

——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  高　華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

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出

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

一書，該書約一半篇幅T述作者在

1949年後的經歷。其中有關反右運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

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6）。

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和文革前夕

他捲入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相關

T述，是最有價值的部分，為研究

者探討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

代北京與地方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資

料。

一

50-60年代，華東地區的幾個省

委第一書記在全國一直比較活躍，

江渭清是知名度較高的一個。對於

省一級「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澤

東的「領導學」中始終佔據中心地

位。毛依據對幹部個人歷史和政治

忠誠的觀察和了解，特別是他本人

與幹部接觸的經歷，來決定他對幹

部的取捨和任用。由於華東地區在

全國處於最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對

於華東地區大員的任用，相比於其

他地區顯得更為重視。

毛澤東與華東地區的幾位省委

第一書記早在紅軍時期均已相識，

最近，曾在50-60年

代長期擔任中共江蘇

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

清出版了《七十年征

程——江渭清回憶錄》

一書，其中有關反右

運動、1959年反右傾

運動和文革前夕他捲

入毛澤東與劉少奇爭

執的相關k述，是最

有價值的部分，為研

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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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政浙江的江華等相比，江渭清

雖與毛澤東淵源較淺，但是江與毛

的老部下譚震林關係密切。譚震林

與毛澤東有極深的歷史淵源，數十

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譚

震林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日

常工作，是華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

領導人，江渭清作為譚震林的部

屬，也相應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

用。1953年江蘇建省，次年江渭清

就成了江蘇第一號人物，一直到

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黨內除

了發生「高饒事件」外，總的情況相

對平靜，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已

基本形成，毛澤東等以各種文件、

電報、批示具體指導地方工作，地

方則以相應的文件、電報向北京請

示、匯報。中央領導人還通過對各

地方的視察，對地方工作加以監督

和檢查。

毛澤東一向偏愛華東，50-60年

代幾乎每年都來江浙。在毛澤東視

察江蘇期間，江渭清與毛接觸頻

繁，得到毛的賞識。江渭清主政江

蘇，一向以穩健為原則，然而做事

謹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

卻差一點栽了下來。

1957年7月上旬，毛澤東不辭

酷暑，來到以「火爐」聞名的南京，

親自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

書記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

雷霆震怒，對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

內部抓右派大發怒火，據江渭清回

憶1：

毛主席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

委1頭，有沒有右派？為甚麼不

反？」我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

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

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

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沒料到我會這樣回答，

頓時生氣起來。他拍l沙發邊的茶

几，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當事人身分的這段描述，

將毛澤東當年的神態生動地呈現在

今天的世人面前，這是迄今為止，

極少的近距離反映毛澤東在反右期

間行為的珍貴文字。

毛澤東為何以「一黨之尊」和

「一國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預一個

省委內部的反右派運動？毛判斷江

蘇省委常委內部有右派的依據是甚

麼？江渭清在他的回憶中均無交

代，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地方幹部

給毛「打小報告」的線索。毛澤東的

判斷究竟是源於某種理論推論，還

是起於一時的興之所至，從江蘇的

事例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澤東赴南方

推動反右運動之際，北京已開始大

抓黨內右派，但是在中央與國家機

關的黨內正副、部級的實職高幹

中，尚沒有大抓右派。這或許使毛

澤東有所不滿，希望從地方領導幹

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證實自己「黨內

外右派配合向黨進攻」的論斷。然

而，江渭清的圓熟幫助他避開了毛

澤東的進攻。據《江渭清回憶錄》記

載，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澤東的：

「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

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

『右』嘛！您先撤了我， 讓別人來

反」。

聽我這麼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

毛澤東對江渭清不在

省委常委內部抓右派

而大發怒火。據《江

渭清回憶錄》記載，

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

澤東的：「要反右可

以，請您老人家下令

把我調開，另外派人

來。因為是我先『右』

嘛！您先撤了我， 讓

別人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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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

還帶l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

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

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上述的一問一答，頗真實地反

映了50年代毛澤東的精神面貌。經

常有意無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澤

東，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納諫的「雅

量」，但是，關鍵要看是誰進諫、進

諫的態度和涉及的問題。江渭清態

度恭敬，雖有口角頂撞，然而其私

心只是為了保護部屬，毛對江渭清

向有好感，知他絕非蓄意抗上，也

就順水推舟，不再當場抓住他不放

了。然而，毛的「大度」並不表明他

可容忍對自己權威的任何冒犯。在

主持召開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島

會議後，毛澤東派出了反右欽差

大臣彭真和康生2，分別坐鎮南京

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

（康生指導江蘇反右運動一事，在

《江渭清回憶錄》中被略去）。

彭真與康生各自負有不同的任

務，彭真的使命是督導在江蘇省委

內部抓右派，康生則是負責在江蘇

文藝界抓右派，對於這兩位直接由

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大員，江渭清的

反應也相應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後地位上

升，其實際權責近似黨的副總書

記。彭真在來寧前，毛澤東曾當面

交代說：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

彭真個別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

並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極為聰明，他請求彭真在

江蘇省委常委會上講話，傳達毛澤東

對自己的批評。彭真當=在坐的常委

不好明說，只是含混問道：「江蘇為

甚麼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

面對彭真的指問，江渭清回答：「有

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江蘇省委內部的反右運動，最

後以批評幾個廳級領導幹部的「右

傾」而最終「過關」。在反右運動中，

江蘇省委常委和各地巿縣主要領導

中沒有抓一個右派，這全依仗江渭

1956年１月，毛澤東

在視察江蘇時與江渭

清（左）合照。在反右

運動中，江蘇省委常

委和各地巿縣主要領

導中沒有抓一個右

派，這全依仗江渭清

的保護。這也說明，

省一級地方領導人在

執行北京政策的過程

中，仍有一定的彈性

活動空間，往往取決

於「第一把手」的個人

意願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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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保護，這也說明，即使在黨內

高壓氣氛濃厚的年月M，省一級地

方領導人在執行北京政策的過程

中，仍有一定的彈性活動空間。對

這個活動空間寬嚴尺度的掌握，往

往取決於「第一把手」的個人意願和

態度。與江蘇情況形成對照的是，

由江華任第一書記的浙江省，把省

長沙文漢和其妻陳修良（時任浙江省

委宣傳部長）雙雙打成右派；由曾希

聖任第一書記的安徽省，把省委書

記處書記李世農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江渭清當

年所要保護的僅是黨內各級領導幹

部，知識份子和一般幹部則不屬這

個範圍。康生坐鎮蘇州查辦右派所

獲的「戰果」是「揪出」了一個名曰「探

求者」的「右派集團」。「探求者」是由

一些江蘇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發

組成的文學社團，僅存在18天。據

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回

憶，當時江蘇省委曾召開常委會專

門研究對這批人的處理問題，儘

管所有的常委「沒有一個不想保他

們的」，省委宣傳部長俞名璜甚至

「說=說=，眼淚汪汪」，但是最終

「還是沒有保得住」3，這批青年作

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憶

錄》稱，江蘇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

派，佔全國右派總數的2.4%，屬於

全國打右派比較低的，若從江蘇人

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後，

江渭清對此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

為此「一直內疚在心」。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開啟了對

地方工作直接干預的閘門，毛的干

預的無序性和強制性，逐漸成為北

京與地方關係中的顯著特徵，使得

地方領導人對北京的依賴進一步加

強，地方領導人與北京的關係更趨

複雜。

二

毛澤東對江蘇的又一次直接干

預發生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這

一次毛看準了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劉順元，認定他是一個「老右傾」。

劉順元何許人也？他是80年代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大

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然而，劉

順元在黨內的命運卻坎坷多舛。

1945年秋，八路軍出兵東北，劉順

元擔任中共旅大黨委領導期間，

因不滿蘇軍擾民曾提出異議，被

蘇佔領軍指名要求調離。彼時中共

倚重蘇聯，劉曾因此受黨紀處分。

1953年，劉順元調入江蘇，任分管

農業的書記，並曾擔任過江蘇省委

常務書記。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

動興起後，劉順元對浮誇風多有尖

銳抨擊，他曾公開批評時下盡多「三

六九幹部」和「風馬牛」幹部。「三六

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紅旗」、

「六億人民」、「九個指頭」（即成績為

九個指頭，缺點為一個指頭，此為

毛澤東所創的名言）；「風馬牛」者，

指順風轉舵、溜鬚拍馬也。劉順元

這番切中時弊的「名言」不脛而走，

竟傳到毛澤東那M。毛在打倒彭、

黃、張、周後，一不做，二不休，

正待將所有敢於表示異議的幹部一

網收盡，於是，劉順元成了撞上槍

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後，江渭清與省長

惠浴宇接到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

慶施傳來毛澤東的指示，其意是江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

開啟了對地方工作直

接干預的閘門，毛的

干預的無序性和強制

性，逐漸成為北京與

地方關係中的顯著特

徵，使得地方領導人

對北京的依賴進一步

加強，地方領導人與

北京的關係更趨複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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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還有一個「老右傾」劉順元4。究

竟如何處理欽定的「老右傾」劉順

元，現在真正成為江渭清最棘手的

難題。

中共黨內在1949年後，毛的指

示對於全黨是絕對律令，凡被毛欽

定為「壞人」的幹部，在經過一定的

組織程序後，重則削籍入獄，輕則

貶謫基層，除此之外，似乎再難有

甚麼其他的結局。反右傾運動期

間，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就

因解散了一批農村公社食堂，引致

毛震怒，而被當地領導人打成「反革

命」投入監獄5。

考驗江渭清與惠浴宇道德良知

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據惠浴宇回

憶（在《江渭清回憶錄》中對下述細節

略去），為了商討如何應對來自毛澤

東的直接壓力，江渭清與惠浴宇相

約，在南京巿郊的高級招待所中山

陵五號的草坪上，「搬兩把藤椅，避

開閑人，從早晨直談到暮色蒼茫」。

在「全黨上下噤若寒蟬」（惠浴宇語）

的大氣候下，江蘇省兩位主要領導

的意見完全一致：向柯慶施求援，

全力保護劉順元6。經過江渭清的

力保，柯慶施默認了江渭清的要

求。此時已是1960年後，大災荒已

成為明擺的現實，毛澤東似乎已

無興致再抓「右傾份子」，劉順元一

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後期兩次為了

保護部屬頂住來自於毛澤東的巨大

壓力，事後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書

記，除了毛澤東對他一直保有基本

信任外，還在於江渭清在重大政治

問題上始終嚴格遵循北京的路線。

1959年廬山會議後，江蘇省有個別

地區自發實行包產到戶，江渭清

一發現，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

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黨批轉

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

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江渭清

回憶錄》對此略去不提）。故而，

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傾份

子，也不成其為問題。

江渭清作為一個深諳中共政治

生態學的地方大員，在毛時代的政

治驚濤駭浪中，逐漸練就一套生存

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當「包

產到戶」之風從江蘇鄰省安徽颳起

後，江渭清按兵不動。1962年夏，

安徽省在李葆華主持下，甄別了

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還是觀

望。當毛澤東於1962年8月在北戴

河發起反擊時，很有資格充當「堅持

社會主義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

卻無意去搶那頂「左派」桂冠。江渭

清這種穩健、謹慎的從政性格，使

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風浪

中再次站穩了腳跟。

三

隨=「三年自然災害」將近尾

聲，中共的政治生態環境也靜悄悄

地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毛主席」之

外，「劉主席」愈來愈多地出現在黨

和國家的政治場合，劉少奇作為毛

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確。

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

對地方的指導方式上，與毛澤東有

某種差別，劉少奇對地方工作一般

不採取直接干預的方式。但是，隨

=劉少奇在黨內影響的擴大，情況

也逐漸發生變化。1964年，劉少奇為

指導「四清」運動，給江渭清寫了一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

運動興起後，劉順元

公開批評時下盡多

「三六九幹部」和「風

馬牛」幹部。「三六

九」者，指嘴上高唱

「三面紅旗」、「六億

人民」、「九個指

頭」；「風馬牛」者，

指順風轉舵、溜鬚拍

馬也。劉順元這番切

中時弊的「名言」不脛

而走，最後傳到毛澤

東那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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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這封信具有某種直接干預的

性質，導致了極其複雜的結果，使

得江渭清被捲入1964-1965年毛澤東

與劉少奇爭執的旋渦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與劉少

奇僅維持=一般的上下級工作關

係，依照中共歷史上的「山頭」譜

系，江渭清不屬於劉少奇的系統。

40年代初期，劉少奇被毛澤東派往

華中任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

委，江渭清雖是劉少奇的屬下，但

是，江渭清在歷史上與劉少奇沒有

淵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級是他可以

親切呼之為「譚老闆」的譚震林。

考之中共歷史，凡是位居中共

核心層的領導人，其權威來源不外

兩端：一是有賴於在黨的歷史上形

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

實績。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

物，其在黨內的地位，早在中共七

大就已得到正式確認；劉少奇領導

白區黨的貢獻，也在《關於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中得到全面肯定。然

而，中共七大由劉少奇參與建立的

體制是領袖主宰制，在這種體制

下，毛澤東與黨內同僚的關係具有

雙重性質。毛與劉少奇、周恩來等

人既是同事關係，毛也是其同僚們

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毛澤東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的關

係，逐步從雙重性質過渡到單一性

質。毛漸漸不再是領導集體中的成

員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為

劉少奇等人的領袖。歷史上因共同

對付黨內留蘇派和所謂「經驗主義

者」，毛、劉曾有過的親密合作關

係，使得劉少奇比其他領導人多一

份「特權」，即只有劉少奇可以個別

向毛澤東表達和轉述對某些敏感問

題的不同看法。但是，這僅是「習慣

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決於

劉少奇有無表達和轉述的意願，以

及毛澤東有無傾聽的興致。因此，

劉少奇雖位居中共領導人排行榜的

第二位，但與排行第三的周恩來仍

同處一個地位，劉少奇雖距毛澤東

僅一步之遙，但兩人的地位、權

力、權威則有天壤之別。

劉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號人

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

在清除黨內留蘇派的鬥爭中，以及

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

位的過程中，曾給予毛巨大支持。

作為對劉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

報」，毛澤東一度授予劉少奇領導黨

的組織系統的權力。1944年，劉少

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陳雲任中央組

織部部長，次年，原北方局幹部安

子文被調入中組部主持日常工作。

然而，中共幹部來自四面八方，黨

內歷史上「山頭」林立，人際因素複

雜交錯，毛澤東在放手劉少奇涉足

中共組織工作的同時，也採取了一

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

時代表中央書記處指導中組部，

1954年後，鄧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時

原先的職責。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

組部部長以前，饒漱石、鄧小平都

先後執掌過中組部。張鼎丞、馬明

方也曾以中組部副部長的身分相繼

主持中組部的日常工作7，因此劉

少奇對黨的組織系統的影響力又是

相對的。對於地方大員，尤其對華

東地區大員的任免，起決定作用的

是毛澤東而非劉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時期內，劉少

奇曾因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

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在政治

中共七大由劉少奇參

與建立的領袖主宰制

體制下，毛澤東與黨

內同僚的關係具有雙

重性質。毛與劉少

奇、周恩來等人既是

同事關係，毛也是其

同僚們的領袖。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毛漸漸不再是領導集

體中的成員之一，而

是自然而然地成為

劉少奇等人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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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度陷於低谷。直至1959年，劉

少奇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他在

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鞏

固。劉少奇任國家主席，標誌=他

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後，開始了權

力復蘇和擴張的過程。到了1962年

初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中共

黨內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澤東之勢。

也正是在「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

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統的李葆華主政

安徽，取代了毛澤東的老部下曾希

聖（曾希聖因積極推動大躍進受毛特

別信用，後來因率先推行責任田而

被毛拋棄）。但是李葆華入皖，並不

表明劉少奇在華東地區已建立了完

全的影響力，因為主政華東的中央

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

施，自恃有毛澤東作後台，並不買

劉少奇的帳。對於這一點，劉少

奇、毛澤東均心中有數。

柯慶施自1949年後長期在華東

工作，與江渭清有同僚之誼。柯慶

施雖對江渭清時有壓力（催促「反右

傾」），但並不具體干涉江渭清職權

範圍內的工作。華東地區既已有了

譚震林、柯慶施這兩道屏障，劉少

奇自然對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

千人大會」後，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

變化。一方面，劉少奇的影響繼續

上升；另一方面，毛澤東再度對

劉少奇表示不滿。在1962年8月的

北戴河會議和繼之召開的八屆十中

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向

黨內健康力量發起反擊，威逼全黨

就範。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反擊毫無

抵抗，他隨即作了「自我批評」，緊

跟=毛澤東大唱「階級鬥爭」高調，

進而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和創造

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

全國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巿開展「五

反」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總是

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

好。」811月，劉少奇派出其妻王光

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

書的名義，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

前往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

點。王光美下鄉蹲點的成果，就是

產生了轟動一時的「桃園經驗」，也

就是圍繞=這個「桃園經驗」，劉少

奇與江渭清發生了爭執，毛、劉之

間的矛盾也隨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劉少奇帶=王

光美離開北京，前往十一個省巿巡

視指導運動，並由王光美在各地黨

政幹部大會上做介紹「桃園經驗」的

報告。7月14日，劉少奇等來到南

京，不住設備完善的中山陵高級招

待所，而是在省委辦公大樓一間辦

公室住下。

劉少奇此行來勢猛烈。據江渭

清記述，當劉少奇抵達濟南時，華

東局即派書記魏文伯專程前往迎

接，然後陪劉少奇一行至合肥。魏

文伯與江渭清是老同事，特從合肥

打電話給江渭清通氣，提醒他「要小

心」、「注意」，因為劉少奇一路「脾

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

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

劉少奇在南京「開講」了兩個下

午，他在報告中強調「也許不止三分

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M」，有嚴重問

題的幹部佔基層幹部的多數，並提

出近一年的城鄉社教都沒有搞好。

劉少奇還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若不

蹲點，就沒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

（巿）委書記、縣委書記。

1959年，劉少奇任國

家主席，到1962年初

的「七千人大會」，在

黨內的威望已有逼近

毛澤東之勢。1963年

劉少奇派出其妻王光

美，前往撫寧縣桃園

大隊蹲點，產生了轟

動一時的「桃園經

驗」。也就是圍繞�

這個「桃園經驗」，劉

少奇與江渭清發生了

爭執，毛、劉之間的

矛盾也隨之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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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雖然事先有魏文伯的電

話通氣，但是既有前幾年面折毛澤

東的勇氣，對劉少奇也就不懼當面

陳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劉少奇認為

江蘇的運動打了敗仗，江渭清堅持

說，不能這麼講，江蘇省開展社教

的社隊，60%打了勝仗。江渭清又

說，江蘇沒有發現爛掉的社、隊領

導班子。劉少奇反駁道：「你這是沒

有下去，不知道實際，講的還是三

年前老情況。」江渭清寸步不讓，回

答：「我經常下去，對本省情況是知

道的。」

就在江渭清與劉少奇這番辯駁

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澤東，他

說：「毛主席也說幹部的大多數是好

的、比較好的。」劉少奇當即打斷江

渭清，轉問他對王光美的報告有甚

麼看法，因為江渭清沒有出席並主

持江蘇省的王光美的報告大會。劉

少奇逼問江渭清：「究竟贊成不贊成

王光美同志的報告？」江渭清給劉少

奇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從江蘇

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

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

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劉少奇

更進一步追問：「那你們江蘇就不執

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執

行。」

江渭清的這番回答，引致劉少

奇的強烈不滿。第二天在劉少奇離

開前夕，「脾氣」終於爆發。劉少奇

明確告訴江渭清，他的意見「是不對

的」，江渭清則堅持原來的看法，兩

人發生頂撞。返京後，劉少奇主持

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

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

隊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份子的事

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

反革命處理」。而在會議之前的7月

29日，平日較為謹慎、因「桃園經

驗」一時躍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

美，竟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

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

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

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揭發「高溝

事件」本是江蘇省委在北京壓力下為

順應「大抓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加工

提高的產物，現在劉少奇抓住這個

事件，就是為了證明他對基層政權

已爛掉的看法的正確性，並且要以

此「事件」為起點，繼續挖出上面的

「根子」。

劉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

箭，是抓住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

發出的一個通知，這個通知提到「要

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善始善終

抓好社教運動。劉少奇當面質問江

渭清：「為甚麼不學中央、毛主席的

指示，要學江渭清的？」劉少奇這一

招確實擊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

可以抬出毛澤東為自己辯護，劉少

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對於劉少奇的這番追問，江渭

清極為緊張，他立即向劉少奇作了

解釋。這一次，即連一向對劉少奇

陽奉陰違的柯慶施也發了慌。一旦

劉少奇又以「護法大師」的面目出

現，柯慶施則不得不退避三舍，他

一連打三個電話逼江渭清非作檢討

不可。

此時的劉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

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權力高

峰。江渭清返寧後迅速布置傳達劉

少奇的指示，並且親自下鄉蹲點。

到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

少奇寫了一封信，匯報全省運動進

展情況，並且特別報告了根據劉的

劉少奇抓住江蘇省委

辦公廳7月28日發出

的通知中提到「要學

習江渭清同志的講

話」這句話，劉少奇

當面質問江渭清：

「為甚麼不學中央、

毛主席的指示，要學

江渭清的？」劉少奇

這一招確實擊中「要

害」，即連一向對劉

少奇陽奉陰違的柯慶

施也發了慌，一連打

三個電話逼江渭清非

作檢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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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正在研究處理「高溝事件」，

又一次就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發

出的通知，作出檢討。

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

9月23日覆信給江9。劉少奇在這封

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

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

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領導

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

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

正確」。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

理的人學習」，他並舉例應學習由中

央批轉的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大

慶油田經驗和「桃園經驗」。劉少奇

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

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

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

講話」bk。

在江渭清的回憶中省略了當年

劉少奇信中有關對他的「教條主義」

的批評，其實，這正是劉少奇信的

要旨所在，也是導致毛澤東疑忌劉

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劉少奇在信

中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

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

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因此，劉

少奇認為江渭清的那篇講話「不值得

學習」。

1964年劉少奇將全副精力放在

社教運動上，他試圖在毛澤東的框

架內放入某種含有他個人色彩的內

容，「桃園經驗」的產生即是他這種

「新思維」的果實。但是，地方領導

人各有其複雜背景，即使在1962年

後黨內日趨惡化的政治生態環境

中，各地方領導人仍存有管道聯

繫，以應對北京層出不窮的政策變

化。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中，任何

與毛的話語稍有差異的言辭都能被

地方領導人立即識辨出來，作為為

自己辯解的理由。這就是為甚麼劉

少奇在山東、安徽和江蘇都「發了脾

氣」。為了與影響正日益上升的林彪

相抗衡，劉少奇作出最後一搏。他

試圖以江渭清做鞭子，將對毛澤東

的個人崇拜降溫。1964年10月20日，

劉少奇在文革前最後一個強勢動作

出台，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

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

的指示》bl，劉少奇還派出他的老部

下，時任國家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

暮橋等來江蘇檢查和指導四清運

動。薛暮橋等曾寫信批評江渭清和

江蘇省委的檢查沒有「把認真討論少

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傾

結合起來」，沒有「抓住省委在指導

運動中的一些突出的錯誤事件進行

分析和解剖」（薛暮橋近年出版的回

憶錄對此段史實隻字不提）。據惠浴

宇回憶，這個由北京派出的「來頭很

大的工作組」在淮陰搞「四清」，執意

要把「一個縣委和該縣所屬幾十個公

社領導」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惠浴

宇在這M指的就是漣水縣委。該縣

委的直接上級淮陰地委書記孫振華

向省委陳情，要求保護這批幹部，

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孫振華卻因此

「搞壞了」與北京「某些領導人的關

係」bm，不久便被調往安徽巢湖地委

工作。此時若非形勢忽然發生轉

折，針對江渭清的動作可能還會繼

續下去。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勢丕變，

毛澤東出爾反爾，一改原先支持劉

為了與影響正日益上

升的林彪相抗衡，劉

少奇作出最後一搏。

他試圖以江渭清做鞭

子，將對毛澤東的個

人崇拜降溫。1964年

10月20日，劉少奇在

文革前最後一個強勢

動作出台，中共中央

發出《關於認真討論

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

同志的一封信的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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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的態度，轉而和劉少奇發生對

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點桃園，

劉少奇全力主持四清運動近一年時

間M，毛對劉少奇指導四清運動的

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澤東之

所以支持劉少奇，乃是劉少奇的左

調均來源於毛本人，劉少奇的若干

「新語言」，也是在毛的左調基礎上

的發揮。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劉

少奇的工作顯得心滿意足。

事實正是如此，劉少奇的言論

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

向毛匯報桃園大隊的一些幹部多吃

多佔，毛澤東說，根子在上面bn。

「紮根串聯」一說，最早版本也屬於

毛澤東。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

到要派大批幹部下鄉，深入「紮根串

聯」 bo。1963年5月，毛澤東又再次

強調「要採取紮根串聯，依靠貧下中

農這一套辦法」 bp。1964年6月，毛

澤東提出全國1/3政權不在共產黨手

M。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黨

轉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毛澤東還稱讚過劉少

奇給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

10月18日，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給

江渭清的信寫下批語。毛在批語中

給劉少奇寫道：「看了你這封信，覺

得實在好」，「存在=的問題，正是

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毛澤東並

對劉少奇的信作了親筆修改，添了

一些如何正確認識客觀真理等具有

毛氏特色的領袖型哲學訓示，並指

出如不這麼做，「則官越大，真理越

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bq。

（《江渭清回憶錄》完全迴避毛曾參

與劉少奇信一事。）

毛澤東為甚麼忽然轉變對劉

少奇的態度？結合1964年下半年

劉少奇的一系列舉措，即可發現毛

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乃是事出有

因、有£可循的。劉少奇不經意中

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

（1）蹲點問題。劉少奇在1964年夏四

處游說，其間還曾返回北京，於8月

1日向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講過

一次。劉少奇宣稱，若不蹲點，則

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

委書記。在這段期間，劉還反覆強

調，不參加四清，就沒有領導四清

的發言權。劉少奇的這些話本無影

射毛澤東之意，但是在極度敏感的

毛那M，劉少奇的這番話用意險

惡，有逼宮之意。在中共上層人人

皆知，1961年劉少奇曾在湖南寧鄉

老家蹲點44天，而毛從未蹲過點。

（2）「調查會過時論」。劉少奇宣揚，

深入了解基層的不二法門是「紮根串

聯」，開調查會已不能接觸農村真實

情況，因為基層幹部大多有問題。

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如今

劉少奇予以否定，被認為有貶毛之

意。（3）批江渭清的教條主義問題。

劉少奇批評江渭清將毛澤東著作當

作教條，矛頭直指對毛的個人崇拜

潮流，明打江渭清，實攻毛和林

彪。（4）「大捧王光美」。劉少奇親自

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

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

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

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

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

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

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

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

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

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

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

1964年12月，北京

形勢丕變，毛澤東一

改原先支持劉少奇的

態度，轉而和劉發生

對立。結合1964年下

半年劉少奇的一系列

舉措，即可發現事

出有因，大致有以下

五方面：（1）蹲點問

題；（2）「調查會過

時論」；（3）批江渭清

的教條主義問題；

（4）「大捧王光美」；

（5）劉少奇呼風喚雨

的能量之大，使毛澤

東由驚生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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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

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

吧br。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

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

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

分庭抗禮的罪證。（5）劉少奇呼風喚

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

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

下，一聲號令，全國一百五六十萬

幹部參加城鄉四清bs，此舉最終導

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

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

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

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

轉變。

1964年12月15日，由劉少奇主

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與會

者包括各大區書記和各省委第一書

記。正在蹲點的江渭清沒有接到參

加會議通知，原計劃由陳毅來華東

時向江渭清傳達會議精神，而其他

地方領導人則中斷蹲點，前往北京

赴會。顯然，不讓江渭清與會可能

具有某種含意，毛澤東當即注意到

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命江

渭清趕到北京參加會議，當時誰也

沒料到毛澤東幾天以後會向劉少奇

發起突然襲擊。

1964年12月20日，舉行了一次

小範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

在講話中談到當前運動中四清與四

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運動的性質

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

一起。毛澤東聽到這M，忽然打斷劉

少奇，當即反問：甚麼性質？反社會

主義就行了，還有甚麼性質bt？毛

澤東隨即嚴厲指責四清運動中的「大

兵團作戰」、「紮根串聯」等方法。

過了幾天，12月26日，毛澤東

又在他的71歲生日宴會上不指名地

指責劉少奇：我是沒有下去蹲點

的，所以沒有甚麼發言權，甚麼四

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

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有的機關

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

的危險云云ck。

江渭清在回憶中提到，就在會

議期間，毛澤東找江渭清面談，問

到他對劉少奇的批評檢討了沒有？

毛澤東話中有話地說：「沒有甚麼了

不起，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感到批

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

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歷史作

結論。」也許毛澤東已覺得再沒有必

要搞障眼法，乾脆把與劉少奇的矛

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會議期間，

毛澤東當=江渭清和劉少奇的面，

直截了當地說：「少奇同志給你的一

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

的，少奇意見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就是毛澤東向劉少

奇的連番進攻。1964年12月28日，

1965年1月3日、5日，毛澤東連續

攻擊劉少奇，最後以《二十三條》文

件的形式將毛指責劉少奇的觀點納

入進去。劉少奇在毛的進攻下，節

節敗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擊。

從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

劉少奇雖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但

是在黨內地位已日益衰弱。據其他

資料透露，1965年初，劉少奇在周

恩來、賀龍找他談話希望他主動向

毛澤東致歉後，曾找機會向毛澤東

作了「自我批評」。毛似乎寬諒了

劉。在這此後的一個小型會議上，

毛澤東當=一些領導人的面說：「我

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

是要聽他的話喲！」cl

1964年12月20日，

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會

議期間，毛澤東找江

渭清面談，問到他對

劉少奇的批評檢討了

沒有？毛澤東話中有

話地說：「沒有甚麼

了不起，就是這麼一

回事。你感到批評對

的，就檢討；不對

的，就申訴；申訴還

解決不了，就等歷史

作結論。」接下來

的，就是毛澤東向劉

少奇的連番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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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是毛澤東故意施放出

的煙幕彈，毛澤東已決定要搞掉劉

少奇。1965年夏，劉少奇接班人地

位將由別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極小

的範圍內傳出。據王稼祥夫人朱仲

麗回憶，1965年秋，周恩來奉毛澤

東命去看望已賦閒幾年的王稼祥，

周恩來對王稼祥說，接班人可能是

林元帥和鄧總書記cm。

1965年11月，毛澤東離京，開

始他「偽遊雲夢」，密謀倒劉的部

署。不久，中南海的劉少奇辦公室

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打印在

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

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這份文件是哪

一個地方領導人通報給劉少奇的？

近年披露此則消息的是劉少奇當年

的機要秘書，但他未加以說明。據

這份神秘的文件記載，毛澤東在談

到四清運動時說：「王光美在河北省

搞四清，河北省領導不了，華北局

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

領導的。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

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

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

副主席，瞞不住他⋯⋯。」cn

毛澤東的這番話撲朔迷離、暗

藏玄機，對王光美的不滿是明白無

誤的了。「我說不行，他說行」，是

指劉少奇支持「桃園經驗」，毛反對

「桃園經驗」，還是別有所指，毛故

意閃爍其辭；「他是第一副主席，瞞

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話傳

給劉少奇？總之，毛為搞掉劉，實

際上已向地方官員「打招呼」了。

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毛

澤東1965年11月16日來到南京，

江渭清向毛匯報時仍說要「按照」毛

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進

一步檢查省委的工作作風，毛澤東

大為驚訝，問道：「你們還要做檢

討？」江渭清按照官式語言回答：

「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對我的批

評，給我教育很大，每檢討一次就

有一次的收穫。」

江渭清在毛、劉之間四平八穩

的態度，無疑使毛澤東更堅定了

把劉少奇搞下台的意願。自1964年

12月，毛澤東當面向江渭清表明他

對劉少奇的不滿，已經過去一年，

地方大員仍將劉少奇奉為神明，依

舊按照黨內的某種統一風格，在說

=「老話」，這一切都令毛澤東對由

他一手創造的龐大的黨機器產生出

強烈的排斥。在毛想像中的世界

M，劉少奇已嚴密控制了全黨，而

毛澤東的話已到了差不多沒人聽的

地步。劉少奇下台後，毛澤東在

歷數劉少奇「罪狀」時，曾經提到劉

少奇責難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

24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召開

的匯報會議上，指責「少奇說江渭清

蠢，他自己就聰明了嗎？」co（有關

文革期間毛澤東為劉少奇給江渭清

信指責劉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

憶中隻字不提）。看來，圍繞劉少奇

給江渭清信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對毛刺激頗深，這也是毛澤東在

扳倒劉少奇後，仍將各級領導幹部

「一鍋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

憶錄中寫道，在文革中，毛同意「點

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將老幹部

完全打倒，這使他感到費解。其

實，毛只是要「教育」他們一番，要

他們為昔日「聽少奇的話」付出代

價。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圍繞

四清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與劉少

1965年夏，劉少奇接

班人地位將由別人取

代的消息，已在極小

的範圍內傳出。據王

稼祥夫人朱仲麗回

憶，1965年秋，周恩

來奉毛澤東命去看望

已賦閒幾年的王稼

祥，周恩來對王稼祥

說，接班人可能是林

元帥和鄧總書記。

1965年11月，毛澤

東離京，開始他「偽

遊雲夢」，密謀倒劉

的部署。



82 讀書：
評論與思考

奇孰是孰非？一般認為，劉少奇反

對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

權派」的概念，乃是為了保護幹部。

然而事實上，劉少奇在1964年提出

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辭之左，與

1947年劉少奇主持老區土改的過左

政策如出一轍。1964年在大陸各城

巿普遍上映的電影《奪印》，和被四

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陳登

科的小說《風雷》，均反映了劉少奇

當時左的觀點。劉少奇雖沒有提出

「走資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與

毛澤東並無二致。正是因為劉少奇

的左調與毛的左調基本合拍，當時

參加制訂《二十三條》的各地負責

人，對該文件中提出的「運動的重點

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並無特別的感覺。

1964年，劉少奇意欲在毛的框

架下搞出新花樣，並試圖抗衡林

彪。然而，在毛劃的小圈圈內做文

章又談何容易？劉少奇的迂迴天地

狹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來佛掌

心。劉少奇本欲求神，卻把災難請

下來，這也是劉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層領導中，劉少奇

素有個性謹嚴、善於自制的名聲，

其實劉少奇的謙和多表現在他受毛

澤東的指責以後。1953年高崗四處

游說反劉，當毛拋棄高崗後，劉少

奇仍堅持要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

做自我批評。1965-1966年文革前

夕，劉少奇更是表現得特別平和、

低調，他知道毛澤東對其不滿，但

沒有任何「抵抗」的舉動，而是一

有機會就進行檢討。1966年5月，

毛澤東依例讓劉少奇主持清洗「彭、

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政治局擴

大會議，劉少奇在5月26日舉行的最

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將自己從1927-

1965年所犯的「缺點錯誤」事無巨細

通盤鞭撻一遍cp。劉少奇幾乎是默

默忍受毛澤東對他的封鎖和打壓，

而在1964年他的權力趨於高峰時，

他可以從濟南、合肥到南京，一路

「發脾氣」。

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召

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躊躇滿志地

在抖落他對劉少奇的怨恨。毛澤東

口口聲聲說，他退居二線有意大權

旁落，是為了樹立劉少奇的威信cq，

其意在表明，劉不堪造就，辜負了

他的栽培。然而，毛澤東何時真正

退至二線？大政方針、用人大權，

毛澤東何嘗一天鬆過手！當毛澤東

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

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

廢黜劉少奇，甚麼「形左實右」、「社

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

詞。

毛澤東惦記=江渭清。1967年

2月，毛命周恩來用專機將江渭清等

幾個華東地區省委第一書記接到北

京的京西賓館，使江渭清擺脫了被

造反派批鬥之苦。1975年，毛澤東

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為江西

省委第一書記。直至1982年，江渭

清返回南京定居，轉任中央顧問委

員會委員。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

年後長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風雲莫

測的毛時代，練就了一套極為豐

富、熟稔地應對北京的為官之道。

在反右、反右傾的風暴中，巧妙地

維護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機、

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

劉爭執中避禍與身，終於渡過了文

革的劫難。江渭清現已87歲，如今

1966年10月，毛澤

東在北京召開的中央

工作會議上，抖落他

對劉少奇的怨恨。毛

澤東口口聲聲說，他

退居二線有意大權旁

落，是為了樹立劉少

奇的威信，其意在表

明，劉少奇不堪造

就，辜負了他的栽

培。然而，毛澤東何

時真正退至二線？大

政方針、用人大權，

毛澤東何嘗一天鬆過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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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檢索當年舊事，雖在不少涉及

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諱，但總體上仍

不失客觀和真實，其回憶錄稱得上

是一部頗為珍貴的中共地方政治生

態學的實錄。它展現了地方與中央

各種複雜的、起承轉合的關係，不

僅是可供研究的樣本，亦是一部毛

時代地方官員的「心靈史」。筆者讀

之，眼前浮現出50年代後在江蘇大

地上所發生的革命、改造、鬥爭的

一幕幕景象，更生出無窮的慨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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